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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清代满文辞书中蒙古语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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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本东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日本仙台9808576；2.民族出版社，北京，100013） 

  

    摘要：“清文鉴”意为“满语辞书”。在18世纪的中国清朝相继官修了以“清文鉴”命名的系列满文词

典。“清文鉴”包括编纂刊行的年代、所用语言(满语，蒙古语，汉语，藏语，维吾尔等)数量及种类、收录

词条数量以及标记体例等方面不尽相同的诸多词典。本文主要阐明了“清文鉴”的特征及其所收录的蒙古

语的特征。 

    关键词：18世纪;清代;清文鉴;蒙古语;满文;分类词典 

 

引言 

 

    在 18 世纪的中国清朝，大规模官修的满语词典相继编纂出版。这些词典作以“清文鉴”为名流

传于世，其中所收录的诸多词典的名称皆是“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满语词典”）这一满

文书名的汉译（注1）。 

    附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序文的第一本“清文鉴”是以满语解释满语的释义词典。主词条共

有12110 条目，根据词义分类、排列在天部、时令部、地部等36 个“部”和280 个下一“类”中。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第一本清文鉴的满语主词条和释义中记入蒙古语的译文，形成了满蒙对照

的清文鉴，于乾隆八年（1743年）刊行了将其蒙古语全部用满文字母标音的满蒙清文鉴。在乾隆帝的

时代，相继编纂了增加了语言种类和主词条数量的清文鉴。其中包括附有满语、汉语的发音（注音）

和释义的满汉清文鉴，附有满语、蒙古语和汉语注音的满蒙汉三种语言对照的清文鉴，满语、蒙古语、

汉语加上藏语的“四体清文鉴”，再加上维吾尔语的五种语言对照的“五体清文鉴”等（注2）。 

    如上所述，“清文鉴”包含了编撰出版的年代、所用语言的数量及种类、收录词条数量及标记体

例均不同的诸多词典。今西（1966）将主要的“御制清文鉴”总结为以下6种，从满语文献学的角度

进行了详细说明。 

    （1）初次编刊的“御制清文鉴” 

    （2）第二次编刊的“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3）第三次编刊的《御制增订清文鉴》 

    （4）第四次编刊的《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5）第五次编刊的《御制四体清文鉴》* 

    （6）第六次编辑的《御制五体清文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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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今西（1966:133-134）还提到了“乾隆年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这篇论文是根据书目的

信息来介绍的，之后在实际参阅了京都大学文学部的藏书之后在该论文后记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今

西，1966:163）。 

    本文从蒙古语研究的观点出发，对上述(1)～(6)清文鉴以及“乾隆年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进行

考察，探讨其中蒙古语的特征和资料意义上的定位。在上述 7 种清文鉴中，包含蒙古语的有：附有*

标记的第二次编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第四次以后的编刊的“三体”“四体”“五体”清文鉴以及

“乾隆年刊的满蒙合璧清文鉴”。作为蒙古语的资料，以上述几种清文鉴为中心进行讨论，关于不包

含蒙古语的（1）“御制清文鉴”和（3）《御制增订清文鉴》，由于两种清文鉴对其后相继编撰的清文

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与其他清文鉴之间的联系这一观点来进行探讨（注3）。 

    上述七种清文鉴均是御制，即由皇帝命令编写，主词条根据词义分类、排列的分类词典，并且以

满语为基础这一点是共通的。 

 

一、“御制清文鉴” 

     

    最初刊行的清文鉴，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满语词

典)”，并附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序文。未附汉文书名,但“御制清文鉴”作为满语的汉译而广

为通行。全文只用满文记载，不包含蒙古语。但作为后续包含蒙古语清文鉴的基础，本文需要确认其

构成和形式。 

    本清文鉴由二十六卷组成。其中“序（sioi）”和“目录（SoSohon haCin）”合为一卷、正文共

二十卷、满文字母顺序编排的索引作为“总纲（uheri heSen）”共四卷、“后序（amargi sioi）”为

一卷。卷首的“序”为康熙帝的御制，“目录”为收录词条分为 36 部 280 类的一览表。“后序”（跋）

有 2 篇，在前一“跋”的结尾处列有以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奇（MaCi）为首的 12 名参修官员

的名字，在后一“跋”的结尾处列有以经筵讲官·吏部尚书马尔汉（Margan）为首的 56 名官员的名

字。 

    本清文鉴中所收录的主词条共有12110 条目。所有主词条按照词义分为36部 280 类，附有满文

的注解和从经书等满文译书中摘取的例句。 

    图1为“御制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的影印资料。正文中的满文主词条以稍大一些的粗

体印刷在词语释义部分的两行中央，其中以细体印刷的释文每页排列有12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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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御制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微交卷版、雄松堂、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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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满文的罗马字转写和逐字翻译如下：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ujui debtelin.  
 皇帝    写的     满 洲    语   的     辞      书      第一      本 

 

             emu hacin, 
abkai SoSohon,  
             duin meyen. 
 天  的   部       一类  四则 

       abkai hacin,    uju, 

        天 的    类     第一 
 

umesi den tumen  jaka  be elbehengge  be, abka sembi. sing li bithede,  

极其   高   万     物     覆盖   物            天 称之为。《性理》 书中， 
abka : 
 天：  judzi i henduhengge, abka, in yang, sunja feten i tumen jaka be wembume  

朱子    曰          “天、阴  阳、  五行          万   物         化 

banjibumbi sehebi.  luwen ioi bithede, colgoropi             tumen jaka be 

   生”     称之为。 《论语》的书上    “崇高                     万    物 
                                         dergi abka : 
damu abka amba, damu yoo teherembi sehebi.      上 天：  elbehe    be 

 唯     天   大，   唯  尧    相称      之”                    覆盖物 

jorime gisurembihede,  dergi abka  sembi.  Si ging ni  da ya i  yun han 

指       称     若，     上    天   称之为。 《诗经》的   大 雅   云   汉 

fiyelen de  dergi abka be hargaSame tuwaci,  tere usiha genggiyen sehebi. 

篇          “上   天      仰 望       看，    那  星星  闪耀着” 称之为。 

 

    在最初的清文鉴中所设立的 36 部 280 类的分类体系，作为词汇分类的规范在后续编撰的《清文

鉴》中得以继承，并且其中收录的12110个主词条在之后的清文鉴中有部分修订、替换，但大部分还

是照原样继承了下来。后续的清文鉴可以说是通过继承本清文鉴中的词汇分类方式和词汇项目并对其

进行修订与增订而成。根据春花（2007），本清文鉴所采用的词汇分类体系是参照宋太宗敕撰的类书

《太平御览》中的分类方式而制定的。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御制清文鉴》（微胶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其中的缺页有：第8卷卷尾的3页(第38页、第39页、第40页)。 

·《御制清文鉴（上）》（阿尔泰语资料集 第3辑），晓星女子大学出版部，1978. 

  这是御制序、目录、正文的影印资料。目录和正文前6页的主词条中有手写的汉语译文。 

·《御制清文鉴索引（下）》（阿尔泰语资料集 第4辑），晓星女子大学出版部，1982. 

  后序（跋）和总纲的影印资料后，附有成百仁氏韩国语的解题，以及满文罗马字转写形式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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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第二部刊行的清文鉴是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满语和蒙古语对照词典。满文书名与

最初的清文鉴相同（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蒙古文书名为满文书名的直译，

即“qaGan-u bici=gsen manju Ugen-U toli bicig（“皇帝所写满语词典”）”。未附汉文书名，如果把

满文和蒙古文的书名译成汉文的话，与最初的清文鉴（“御制清文鉴”）相同，但从内容上看，可命名

为“御制满蒙文鉴”（或者“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此外，为了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区别，也可命名

为“清文合蒙古鉴”“蒙古清文鉴”等（注4）。 

    所谓满文的书名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是如实地呈现着清文鉴特殊的编写方式。总之，本清文鉴

将最初的清文鉴中满语的主词条和注解，一字一句地附上了蒙古文的直译，并把译文排列在满文的行

间对应的位置。总而言之，这一部清文鉴是在最初的清文鉴的基础上录入“完整的蒙古语译文”而成。 

    关于编写这部清文鉴的目的和经过，编者序有如下记述。 

    ……“另外，蒙古的书和蒙古语的功益很重要。八旗蒙古人中学习蒙古语和识读蒙古书的人越来

越少。如此一来，经历岁月后会造成错误，甚至会间断。如若没有了长者、老人，调查辨别起来就会

很困难。若不趁这个时机将其弄清楚，将来纠正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圣祖圣明地下旨，“将清文鉴翻

译成蒙古文。兼附满文和蒙古文，一侧用满文、另一侧用蒙古文书写。下面的注释也同样如此。经书

里的内容全部删掉。若有不懂的微小且重要的词语，像制作满文书一样，向八旗的老人、懂蒙古语的

蒙古人们寻问书写。上奏翻译完成的若干页样本，朕教示之。” 谨遵令，臣我等谨慎仔细看了御制清

文鉴，其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间以人事，五行，四时，无所不包。大而衙属、庙宇、军国、礼

乐、则例，小至器用饮食、鸟兽草木，共分为 280 类，编为 21 卷。这部清文鉴收录了所有分类，其

构思极其深奥、细致。本书不能像翻译普通书一样翻译。即便是一字一词，也应合其意，臣我等所学

不足，思路狭窄，所见肤浅，不能规范地译成蒙古文。臣我等向八旗的长者、老人，向觐见的四十九

旗的蒙古人，以及五十七旗的喀尔喀蒙古人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人询问翻译了不懂、不能

识别的词汇。圣祖教导翻译了臣等闻所未闻的蒙古词汇，从而得以实现。...(2b-5b) 

    可见，康熙帝不仅注重记录蒙古文的必要性，命令将清文鉴译成蒙古文，同时对其书写形式也给

出了具体的指示，如满文和蒙古文并行排列，删除释文中经书的例子等。据说编者们一字一句严密地

进行了翻译。 

    图2为“御制满蒙清文鉴”的第1卷正文开头部分的影印资料，与最初的清文鉴（图1）进行对

照。满文和蒙古文逐字对应，可以看出省略了注解部分中从经书等译书摘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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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图2中对应的满语和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和译文(注5)。 

 

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ujui    debtelin. 
qaGan-u  bici=gsen manju   Ugen-U  toli   bicig,  terigUn  debter. 
  皇帝      写的        满洲        语  的       辞      书      第一        本 
 

abkai    SoSohon,              emu hacin, duin  meyen. 

                           basa tobciy_a 
tngri-yin quriyangGui,               nige jUil,  dOrben anggi. 
                           keme=mUi. 

 天     的    部          （又称刚要）      一 类       四   则 
 

     abkai    hacin,   uju. 

     tngri-yin  jUil,     terigUn. 

     天     的    类       第一 

abka : umesi  den    tumen  jaka    be  elbehengge  be,   abka  sembi.  

tngri : masi   OndUr  tUmen  yaGum_a-yi  bUrkU=gsen-i inu,  tngri  keme=mUi. 

天：    极其     高      万       物     覆盖      物              天      称之为 

dergi  abka :  tumen  jaka  be  elbehe   be  jorime  gisurembihede, 

degedU tngri :  tUmen yaGum_a-yi bUrkU=gsen-i  jiGa=n  kelelce=kU bOgesU, 

上    天 ：   万      物        覆盖物          指       称        若，    

dergi    abka  sembi.      niohon abka : abkai    boco  be  jorime 

degedU  tngri  keme=mUi.   kOke  tngri : tngri-yin Ongge-yi   jiGa=n 

上        天      称之为。       蓝       天 ： 天  的    色         指称 

 

    如上所述，正文每页12行，全卷中每隔一行排列了满文和蒙古文。 

    这部清文鉴的内容基本上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形式上的差异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本书加入了蒙古语翻译编者的序（同时记载了满文和蒙古文）。引用的译文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置于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制序之后。结尾处列有翻译蒙古语的乾清门二等侍卫拉希（Rasi）为首

的18名官员的名字。 

    第二，关于后序（跋），其内容与卷文的归纳方法有关。根据江桥（2001:157-158）和黄明信

（1957:6-7），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书共29卷，由正编（正文）20卷、总纲（索引）8卷、后序（跋）

1卷构成。在最初的清文鉴中，御制序和目录作为1卷，而本书并未分出正编（正文）第1卷，而是

将其置于卷首。只有后序未附蒙古文译文，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黄明信，1957:6-7)。另一方面，今

西（1966:130-131）指出，京都大学图书馆收藏本共 29 卷，卷数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本相同，

序和目录合为1卷、正文20卷、总纲8卷（“满蒙清文鉴”未附后序）。天理大学收藏本（微胶卷版）

也与这本完全相同，未附后序。可见，最初的清文鉴的后序2编在本书编纂的时候就做了另一种处理，

未附蒙古文译文，并从卷数中除去了该部分内容(注6)。 

    第三，最初的清文鉴中“总纲（uheri heSen）”的 4 卷，在本书中倍增到了 8 卷。与序、目录、

正文相同，“总纲”中所有满文的行间均附加了蒙古文的译文，随着行数、页数的倍增，卷数也有了

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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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御制满蒙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微交卷版、雄松堂、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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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如编者序中所示，本书删除了最初的清文鉴中在注释后附加的从经书等译本中摘取的例子。

在原本的满文词条和注解上一字一句地附加了蒙古文的直译，因此本清文鉴的分量应该会倍增，但因

删除了摘取的例子，本书的卷数与最初的清文鉴相同，共20卷。 

    这部清文鉴中的蒙古语作为资料意义上的性质，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这里记载的蒙古文作为 18 世纪初的书面语，是可确定其记录年代的资料。从这部清文鉴

之后编纂的三体、四体、五体的清文鉴来看，多数满文和蒙古文均按照原样继承了先行清文鉴中的主

词条。在这一点上，这部清文鉴的蒙古文主词条和注释均可视为编写时首次录入的资料。通常，记录

的词形是否是从先前的文献中引用的，区别这种差异在处理口语形的显现等情况上尤为重要。 

    其次，这部清文鉴是清朝皇帝命令编纂的官修辞书，因此其中记录的蒙古文在字形、正字法、语

法等方面都可以看作是清朝官员所规范的书面语。 

    第三，所收录单词数量的丰富性、多样性值得关注。主词条的总数为12110条目，所有的主题条

均标注了蒙古文。作为词典，主词条应基本上是不同的词汇(注7)。就主词条而言，收录如此大量和

多种类的蒙古语单词的资料较少，尤其以蒙古语解释蒙古语的词典，在同时期及在此前从未有过。 

    此外，每个词语和表达均与满文一一正确对应、语义清晰，也是其显著特征。主词条和注释均是

按满文的顺序逐字翻译，每个单词和表达的意思均可以参照对应的满文。 

    纵观本清文鉴中所记录的蒙古语的特征来看，基本上可以认定为遵循“古典式蒙古文书面语”（注

8）的规范来记录的。 

    在蒙古文的字形中，词首的“ （titim）”、词末的“ （orkica）、（caculG_a）、 （egsilge）”

等字形和辅音字母<b>的词末形“ （不是 ）”的使用情况接近于现在的内蒙古使用的印刷体(参照图

2）。出现在元音字母之前的辅音字母<n>和<G>使用带点的字形“      、      ”等现象和区

别辅音字母<c>和<j>的词中形“  ”和“ ”的形式都与现在的内蒙古使用的印刷体相同(注9)。 

    另外，与现在的内蒙古使用的印刷体不同的是，辅音字母<y>的词首形和词中形使用前端没有钩

形的“”形，辅音字母<p>使用的不是“ ”形，而是使用“ ”形。辅音字母<s>的词末形使用“ ”

和“ ”两种形式等。 

   虽然与上述内容有部分重叠，但仍对本清文鉴中蒙古文的字形、正书法、词形的显著特点列举如

下（注10）。 

(1) 作为辅音字母<s>的词末形，单音节词中使用“ ”形，多音节词中使用“ ”形。 

 单音节词： (qas“玉”14-73b8)、 (jes“铜”14-75b8)、 (bOs“布”15-9a10)、 

            (bars“虎”19-102b12)等。 

 多音节词： (qaGaZ“半”2-14b4)、 (uluZ“国”13-28a8)、 ( ecUZ“末尾”17-47a12)、    

            (tenggiZ“湖”1-78b8)、 (jimiZ“果子”18-112b8) 等。 

    这种字形的区分是本清文鉴所独有的特征，此后的清文鉴中，辅音字母 <s>的词末形全部使用

了“ ”的形式。 

 (2) 在一些词中辅音字母<d>的词首形使用“ ”形。 

 例： (DOl“山险微平处”1-67a2)、 (Del“脖鬃”20-22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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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次序”2-23b8)、 (Dam“滞碍”11-33a12)、 

      (Duu“歌”3-42a10)、 (Dalang“脖胫”20-19a8)等。 

     单音节词中辅音字母<d>的词末形采用“ ”形与古典式蒙古文书面语及现在内蒙古使用的书面

语的使用情况相同。 

 例： (eD“货财”14-71a12)、 (qarD“咬牙声”9-33b12)、 

      (DeD“第二” 3-84b6)等。 

(3) 辅音字母<p>使用“ ”形，未使用“ ”形。 

 例： (pUse“铺面”14-22a2)、 (pei“啐人声”10-42a8)、 

      (pol“物落水声” 9-26a2)、 (pin“嫔”4-8a1)、 

      (pU'“吹物声”9-31b4)等。 

(4) 外来语、拟声拟态词中的字母<e>使用“ ”形（词末形为“ ”）。 

  例： (SEngsai“生菜”18-18b4)、 (pingsE“天平”14-23a8)、 

      (pEng“棚”20-55b10)、 (cEsE“茄子”18-16b6)、 

       (pEr pEr“虫鸟起翅声”9-49a8)等。 

(5) 在蒙古文书面语中，除名词的格助词附加成分、反身领属附加成分以及部分复数附加成分外，单

词要连续书写。本清文鉴中，以辅音字母<l>结尾的动词词干后附加副动词附加成分=n 时，词干和

附加成分分开写的情况较多，如下： 

  例： (bol=_u=n“成为．．．”4-4a8)、 (nayiraGul=_u=n“调和．．．”3-67b2)、 

      (tayil=_u=n“脱．．．”2-95a12)、 (oGtal=_u=n“切．．．”1-68b4)等。 

     同样，以辅音字母<r>结尾的动词词干后附加副动词附加成分=n 时，也出现了词干和附加成分

分开写的情况。 

  例： (qamiyar=_u=n“相关．．．”12-18a12)、 (qaskir=_u=n“喊．．．”3-19a12)、 

      (qabsur=_u=n“配合、协调．．．”18-19b12)等。 

（6）出现了违背正字法规范的口语形式。在规范的正字法中，与现代口语中长元音对应的音节多以

“元音字母+<G>+元音字母”或“元音字母+<g>+元音字母”来表示，但本清文鉴中却出现省略辅音

字母<G> <g>，连写元音字母或只写一个元音字母的情况。例如（右边是规范的拼写）： 

     (qajau“旁”1-96a2) — (qajaGu)、 

     (neU=mUi“流荡”10-9a4) — (negU=mUi)、 

     (jeU“针”14-65b4) — (jegUU)、 

      (nisu ni=mUi“擤鼻涕”5-85b4) —  (nisu nigi=mUi)、 

     (degUr“浮面”9-54b4) — (degegUr)、 

     (cadu“那边”1-97b2) — (caGadu)、 

     (toGu“锅”16-11b8) — (toGuG_a)、 

     (bOm“块”1-57b8) — (bO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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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ur“手巾”15-61b1) — (alciGur)、 

       (dar_a daraGar“陆续”8-5b2) —  (daraG_a daraG_a-bar)、 

     (bOrUngkUi“圆”13-19a10) — (bOgerengkei)等。 

  另外，规范的正字法中第 1 音节中的元音字母<i>，在现代口语中对应于另外一个元音，因此也

出现了与口语的元音相对应的书写形式。例如（右边是规范的拼写）： 

     (qutaG_a“小刀”4-64a6) — (kituG_a)、 

     (nuru“腰”5-66b10) — (niruGu)、 

     (jUdkU=mUi“拘泥”12-23b8) — (jidkU=mUi)、 

     (Subtur=u=mui“抽” 17-8b2) — (sibtur=u=mui)、 

     (Sudai“锦囊”16-22b8) — (siGudai)等。 

（7）附加在名词之后的格助词附加成分中领属格（      ）、与位格（   ）、宾格（   ）、

从比格（ ）、凭借格（   ）的形式和分布，与古典式蒙古文书面语的规范一致。但在一些词

（主要是代词）的从比格形式中，可观察到“ (+asa/+ese)”（与词干连写）的形式而不是

“ (-aca/-ece)”的形式。 

 例： (urid+asa“从前”1-29b10)、 (nad+asa“从我”12-39a4)、 

      (cim+asa“从你”12-39b6)、 (man+asa“从我们”12-40a6)、 

      (tan+asa“从您”12-40b10)、 (ken+ese“从谁”12-42a8)等。 

（8）动词的过去式附加成分使用“ (=ji) (=ci)”形，未出现“ (=jai/=jei) (=cai/=cei)”以

及“ (=juqui) (=jUkUi) (=cuqui) (=cUkUi)”等形式。 

 例： (bolGa=ji“成为了”2-51b6)、 (bolbasura=ji“熟练了”3-70a6)、 

      (tuGul=ji“通晓了”3-73a6)、 (Os=ci“成长了”5-43b12)等。 

    由于本清文鉴的蒙古文均是对满文的逐词翻译，所以在处理上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满文中，如果对一个词条进行了两种以上的描述，那么在蒙古文中，根据词义对应了不

同的词。例如，下面是与满语“weihe”对应的蒙古文的说明(5-57a)，前半部分是“sidU(牙)”的释

义，后半部分突然出现了“eber(角)”的释义。如下： 

sidU : aman-u dotuG_a_du aGurqai-dur nigen nigeken-iyer qada=n urGu=Gsan yasun-i, sidU  

    嘴巴 的   里面的  空洞处        一个一个    粘在 一起  长出的     骨头 sidU（牙齿） 

keme=mUi. basa gOrUgesU, mal-un toluGai-dur qada=n urGu=Gsan yasu-yi, eber keme=mUi. 

  称之为。   另外    野兽    家畜的    头部    粘在一起  长出的    骨头   eber（角）称之为 
 

    如果不理解蒙古语的说明，可参看满语的词义解释来理解其内容。 

 

weihe : anggai dorgi uman de emke emken i hadame banjiha giranggi be weihe sembi.  

         嘴巴的 里面的 空洞处   一个一个     粘在一起 长出的   骨头     weihe 称之为 

geli gurgu, ulha i uju de hadame banjiha giranggi be, inu weihe sembi. 

    另外 野兽  家畜的 头部  粘在一起 长出的  骨头     同样 weihe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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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满语“weihe”有“歯”和“角”两种意思，蒙古语的说明对其进行了逐字翻译。 

    再举一个例子。下面是与满语“da”相对应的说明(2-40a)，蒙古语的主词条是“uG”，词语的解

释中加入了“alda”“sumu”两个词的说明。如下： 

 

uG : kereg-Un egUskel-i, uG keme=mUi. basa aliba UndUsU eki-yi, mOn uG keme=mUi. 

    事    的  开始（宾格） uG  称之为。另 一些   根    元（宾格），也 uG 称之为。 

basa qoyar Gar sungGa=ju nigente kemne=gsen-i inu, nige alda keme=mUi.  

    另   双   手    伸出     一次     测量      物     一   alda  称之为。 

basa jebe sumun-u jerge-yin yaGuman-u nigen-i, nige sumu, qoyar-i, qoyar sumu 

   又、矢          等（属格）东西（属格）一（宾格），一 sumu、二（宾格）、二   sumu 

keme=n kelelce=mUi. 

    称之为。 

 

    原来的满语“da”有“①源，根源②寻③（箭）一支”等3种意义，将其按蒙古语进行了逐字翻

译。如果将它作为蒙古语的解析词典的话，需要分开处理不同的释义。 

    第二，关于“总纲”的形式。“总纲”是所有满语单词按照字母顺序编排并表示分类项目的索引，

并附有蒙古文的直译。但由于蒙古文未按字母顺序排列，故不能作为蒙古语的索引来使用。 

    图3为总纲第1卷第2页反面的影印资料。满文的单词按照“alimbi, aJabumbi, afabumbi, ...”

字母顺序排列，分别表示了正文中所收录的分类项目。满文右侧的蒙古文“daGaGa=mui, edU=mUi, 

tusiyalGa=mui, ...”是按满文进行逐字翻译的。要想从总纲中找出蒙古语的单词，只能根据其对应

的满语进行查找。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微胶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其中第10卷中60a-67a的13页被白纸覆盖，此外还有以下缺页和错页。 

    缺页：第14卷19丁（19a-19b）   错页：第18卷中的73页和76页出现错页 

    此外，《二十一卷本词典》（内蒙古语文学历史研究所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中从本清文鉴

中提取了蒙古语主词条和注解，按蒙古语字母顺序编排，但拼写形式改为了现代规范的正字法形式，

并省略了部分注解。具体来说，与位格附加成分“ (-dur/-dUr), (-tur/-tUr)”改写为“  

(-du/-dU), (-tu/-tU)”，人称领属的附加成分“  (inu)”在阳性词的后面改写为“ (anu)”。另

外，如上述像“sidU (牙齿)”这样的同音异义词，删除了第二项以后的语义说明。 

 

三、乾隆年刊“御制满蒙文鉴”（“御制满蒙合璧清文鉴”） 

 

    附有乾隆八年（1743 年）序文的本清文鉴原样继承了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序文的清文

鉴中的满文，并把所有蒙古文用满文字母进行了转写。在本清文鉴的御制序中，编写目的有以下记载： 

    ……蒙古文虽然有字母笔画，但没有圈点，对于不懂蒙古语的人来说很难识读，初学者不能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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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字体进行连读。现今，八旗的蒙古人中老人很少。如若现在不使之明确，时间一长，日后会出现更

多的差错，无法得到真正的语音。相互模仿和学习错误的东西，后人在学习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因

此特命令大臣诸官将满蒙语词典（满蒙清文鉴）中的蒙古语全部用满文字母书写，重新刻版，使之易

懂易读。(2a-3a) 

    总之，蒙古文字母的读法具有模糊性，如果不懂蒙古语的话，无法识读，因此用读法上不存在模

糊性的满文字母来标记蒙古语读音的话，可以使蒙古语变得易懂。 

    为忠实地体现编写目的，本清文鉴按照原样收录了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序文的清文鉴中的

满文，也未更改蒙古语的语句，只是将其中的蒙古文转写成了满文字母。因此，两者在正文的内容、

页码、页内的行配置、每行的字数都完全相同。图4是与图2相对应的页面(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两者的行数和词的排列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有蒙古语的标记从蒙古文字母变成了满文字母。若将图4

中排列在偶数行中的蒙古文按照满文的罗马字转写方式来标记的话，如下所示： 
 
 

hagan nu  biciksen manju  monggol ugen nu  toli  bicik,  terigun  debter. 
   皇帝        写的      满洲       蒙古       语  的    辞      书      第一        本 

                                           basa tobciya 
tenggeri yen h@riyangg@i,               nige juil, derben anggi. 
                                kememui. 

               
  天     的    部       （又称刚要）    一  类   四  则 

tenggeri yen  juil,    terigun, 

 天        的     类       第一 
 

 tenggeri : masi @ndur tumen yag@ma gi  burkuksen ni  inu, tenggeri  kememui. 

  天：      极其    高     万     物         覆盖   物            天       称之为 。 

degedu tenggeri : tumen  yag@ma gi  burkuksen ni  jigan  kelelceku  bugesu, 

           上        天   ：    万           物       覆盖物          指     称         若， 

degedu tenggeri  kememui. kuke tenggeri : tenggeri yen @ngge gi jigan 

          上        天       称之为。   蓝      天   ：  天    的    色    指称 

 

    另一方面，两本清文鉴之间，有以下形式上的差异： 

    第一，本清文鉴的书名，满文为“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

写满语、蒙古语词典）”，其中加入了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序文的清文鉴中没有的“monggo

（蒙古）”一词。蒙古文书名为“hagan nu biCiksen manJu monggol ugen nu toli biCik”，是满文

书名的直译。未附汉文的书名(注11)。 

    第二，本清文鉴新增了乾隆八年（1743年）的御制序和本清文鉴的编者序。正文20卷之前，有

序和目录组成的 1 卷，其内容包括康熙四十七年的御制序、本书的御制序、康熙五十六年的编者序、

本书的编者序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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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御制满蒙文鉴”总纲第1卷第2页反面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微交卷版、雄松堂、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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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乾隆年刊行的“御制满蒙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1页正面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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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本清文鉴未附总纲和后序。因此，整体由序和目录组成的 1 卷和正文 20 卷构成，合计为

21卷。根据春花（2006:594），本清文鉴的总纲是永璂等补编而成的《御制满蒙文鉴总纲》，于乾隆四

十一年（1776 年）刊行。与附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序文的清文鉴的总纲不同，以满文字母转写

的蒙古语单词是按照满文字母顺序(十二字头顺序)编排的。但是，这个总纲是在本清文鉴刊行 30 多

年后编纂的，故将其看作另一本书更为合适(注12)。 

    作为本清文鉴的蒙古语资料的价值在于，蒙古文由满文字母转写而成，从而可以得到蒙古文字母

中所无法得到的信息。具体来说，蒙古文的辅音字母<t>和<d>、辅音字母<k>和<g>、词首的辅音字母

<y>和<j>、词首以外的元音字母<a>和<e>均以同一个字形书写，而在满文字母中分别以不同的字形书

写，因此可以了解这些字母的发音（读法）。通过发音（读法）中模糊性较少的满文字母来标记蒙古

文，可以了解到 18 世纪中期蒙古语语音的重要信息，但是需要了解用满文字母标记蒙古语的相关性

质及其限制。 

    首先，蒙古语的转写标记应在满文字母的体系中，按照满文的正字法规则标记，满语中不存在的

音，可以由任意一个与之接近的满文字母来标记。因此，蒙古语中有些音的差异，由于满文字母及其

正字法中无法区分，所以在书写上出现不加以区别的现象。例如，蒙古语的元音根据满文的6个元音

字母进行标记,在判断这个是直接反映了当时的蒙古语元音体系之前，值得考虑进行标记时是否受限

于满文只有6个元音字母的因素。另外，在当时的蒙古语中，即使有短元音与长元音的对立（特别需

要考虑）现象，但在满文的正字法中，区分这些现象的手段也是极其有限的（注13）。因满文字母存

在标记手段上的限制，所以需要考虑无法表现蒙古语的短元音和长元音之间差异的可能性。 

   其次，有必要研究用满文字母标记的蒙古语的本质。这可能并不是想要直接记录当时的“口语发

音”。在蒙古文书面语中，现代蒙古语的长元音多用“元音字母+辅音字母<G,g>+元音字母”的形式，

与<G,g>相对应的辅音，在八思巴文字和汉字记载的 13～14 世纪的口语中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 18

世纪的文献中有满文的辅音字母<g>的记载。因此，标记蒙古语的满文字母，在多数情况下，是与蒙

古语字母逐字对应，并不表示口语的语音，将其认为与蒙古文书面语的拼写形式相对应的读法较为妥

当。 

    从标记蒙古语的满文字母和蒙古文字母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观点出发，本清文鉴中用满文字母标

记蒙古语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如上所述，在蒙古文字母中无法在字形上区分的辅音字母<t>和<d>、辅音字母<k>和<g>、词首

的辅音字母<y>和<j>、词首以外的元音字母<a>和<e>，在满文字母中可用不同的字母加以区分。例（右

侧是蒙古文书面语）： 

 Alt1(alta“金”14-71b12) — (alta)、Ald1( alda“庹”16-43a10) — (alda)、 

  kre*(kerek“事”2-39a4) — (kereg)、vreL(gerel“光”1-2b10) — (gerel)、 

  Yas5(yasu“骨”3-28b12) — (yasu)、Jasa+(Jasak“政”2-31b10) — (jasaG)、 

  Nara1 (naran“日”1-2b8) — (naran)、Ner7 (nere“名”7-26a12) —  (ner_e)等。 

（2）满文的辅音字母<h>对应于蒙古文的辅音字母<q>，满文的辅音字母<k>对应于蒙古文的辅音字母

<k>。例（右侧是蒙古文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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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aga1(hagan“君”2-1b8) — (qaGan)、Xot1(hota“城”13-29a2) — (qota)、 

  X@raL(h@ral“集处”3-4b12) — (qural)、Ax1(aha“兄”5-19a6) —  (aq_a)、 

  Cix@l1 (Cih@la“重要”2-39a12) — (ciqula)、k1 (ken“谁”12-41b12) — (ken)、 

  <k/(kuke“蓝”1-1a12) — (kOke)、N@<R(n@kur“夫”5-18b6) — (nOkUr)等。 

（3）满文的 3 个元音字母<o><u><@>对应于蒙古文的 4 个元音字母<o><u><O><U>,其对应关系可作以

下归纳 (注14)： 

·满文字母<o>大多数情况下对应于蒙古文字母<o>。 

·满文字母<@>大多数情况下对应于蒙古文字母<O>、以及<Gu><qu>的<u>。 

·满文字母<u>对应于蒙古文字母<U><O>、以及<Gu><qu>以外的<u>。 

   对应关系如图所示： 

       满文字母              蒙古文字母 

      <o>                     <o> 

      <@>                     <O> 

      <u>                     <u>  （虚线是<Gu> <qu>的情况） 

                                        <U> 

   这些是根据大量的语料总结归纳的对应关系，此外也存在为数不多的其他类型的对应情况。 

（4）满文字母“; +<k>”和“K *<k>” 对应于蒙古文音节末尾和词末的辅音字母“<G> (  )”

和“<g> (  )”。例如： 

 A;t1(akta“骟”4-98a10) — (aGta)、);d1(bokda“圣”2-2b8) — (boGda)、 

  Nu[o+(nutuk“籍贯”13-32a12) — (nutuG)、Ju*(Juk“方向”1-95a4) — (jUg)、 

  UKy5(ukyu“绿松石”14-74b12) — (ogyu)、Ci=*(Cigik“潮”12-31a2) — (cigig)、 

   <Kjimu3(kukJimui“火旺”14-83a2) — (kOgji=mUi)等。 

（5）附加于名词的格助词附加成分，大多数可对应于蒙古文书面语的格助词附加成分，也出现了具

有独特读音的现象，如属格附加成分和宾格附加成分。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应该是在强调附加成分作为独立单位（词）的读法。下面，举例说明格助词附加成分的形式(注15)。 

 

属格附加成分 

・ye1(yen)：用在以元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a!vr3 ye1(tenggeri yen“天的”1-1a12)、 Ayu!g1 ye1(ayungga yen“雷的”1-12b2)、 

    #y7 ye1(beye yen“身体的”1-28b4)、Margat1 ye1(margata yen“明天的”1-43a4)、 

    U]as3 ye1(udesi yen“晚上的”1-44a10)等。 

・Nu(nu)：用在以辅音字母“1<n>”结尾的词干后。 

    Nara1 Nu (naran nu“日的”1-3a8)、Sara1 Nu (saran nu“月的”1-3b4)、 

    Odo1 Nu (odon nu“星的”1-7a6)、E%le1 Nu (egulen nu“云的”1-12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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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la1 Nu(ag@lan nu“山的”1-65b2)、<&u1 Nu(kumun nu“人的”1-3a2)、 

    <#%1 Nu (kubegun nu“子的”5-21a4)等。 

・%1(gun)：用在以辅音字母“|<ng>”结尾的词干后。 

    Tariyala| %1(tariyalang gun“田地的”1-81a2)、Jobla| %1(Jobalang gun“忧患的”3-27a2)、 

    Olo| %1(olong gun“肚带的” 4-99b4)、<riyele| %1(kuriyeleng gun“园的”5-7b4)、 

    <$| %1(kubung gun“棉花的”15-9a10)等。 

・u1(un)：用在除“1<n>”“|<ng>”以外的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与词干连写。 

    yaÄdaL(yabudal“行为”) — yaÄdalu1(yabudalun“行为的”6-50a8)、 

    'ci*(biCik“书”) —  'ci%1(biCigun“书的”2-19a12)、 

    GajaR(gaJar“地”) — Gajaru1(gaJarun“地的”1-6b12)等。 

 

与位格附加成分 

・{oR(tur)：用在以辅音字母“*<k>”“+<k>”“><t>”“z<s>”“R<r>”“(<b>”结尾的词干后。 

    'ci* {oR(biCik tur“书上”12-57a10)、Ca+ {oR(Cak tur“时上”1-19b6)、 

    {osi&e> {oR(tusimet tur“对于众官”2-10b4)、Uluz {oR(ulus tur“对于国”2-4a12)、 

    GajaR {oR(gaJar tur“地上”1-2b10)、k( {oR(keb tur“银模子上”13-24a4)等。 

・}oR(dur)：用在以元音字母以及辅音字母“L<l>”“?<m>”“1<n>”“|<ng>”结尾的词干后。 

    Xad1 }oR(hada dur“峰上”1-72a8)、kvr7 }oR(kegere dur“野上”1-56a12)、 

    Dala3 }oR(dalai dur“海上”3-102a8)、Ere4 }oR(ereo dur“下颏上”5-59b4)、 

    Ni]o1 }oR(nidun dur“眼睛里”1-2b12)、vreL }oR(gerel dur“光下”1-3a6)、 

    Ga|}oR(gang dur“旱下”1-37b2)、Ja? }oR(Jam dur“路上”2-16a8)等。 

 

宾格附加成分 

・I(gi)：用在以元音字母以及辅音字母“*<k>”“+<k>”“|<ng>”结尾的词干后。 

    yag@m1 I(yag@ma gi“把物件”1-1a8)、Ek/ I(eke gi“把母”2-6b2)、 

    Ner7 I(nere gi“把名”3-58a4)、Ax@3 I(ah@i gi“把所有”1-97b10)、 

    Siro3 I(siroi gi“把土”1-27a10)、'ci* I(biCik gi“把书”2-9a2)、 

    kre* I(kerek gi“把事”1-28b10)、Jarli+ I(Jarlik gi“把旨”2-2a12)、 

    Ja| I(Jang gi“把性”2-35b4)、Gasala| I(gasalang gi“把怨”2-96a8)、 

    <riyele| I(kuriyeleng gi“把园”5-7b4)等。 

 

・N3(ni)：用在以辅音字母“1<n>”结尾的词干后。 

    Sara1 N3(saran ni“把月”1-6a10)、Odo1 N3(odon ni“把星”1-7b6)、 

    Usu1 N3(usun ni“把水”1-14a4)、Sibg@1 N3(sibag@n ni“把鸟”1-62b6)、 

    <&u1 N3(kumun ni“把人”1-35b8)、Cilag@1 N3(Cilag@n ni“把石”1-69b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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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用在除“^<k>”“+<k>”“|<ng>”“1<n>”以外的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与词干连写。 

    GooL(gool“河”) — Gool3(gooli“把河”1-2b4)、 

    GajaR(gaJar“地”) — Gajar3(gaJari“把地”1-2b6)、 

    Uri>(urit“预前”) — Urid3(uridi“把预前”1-28b4)、 

    Ja?(Jam“路”) — Ja&3(Jami“把路”1-72a4)、 

    Uluz(ulus“国”) — Ulus3(ulusi“把国”2-1b8)、 

    {olu((tulub“模样”) — {olu,(tulubi“把模样”1-20b6)等。 

 

从比格附加成分  

・Ec7(eCe)：可用在所有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Jimiz Ec7(Jimis eCe “从果子”19-43a10)、Cici* Ec7(CiCik eCe“从花”19-49b8)、 

    Sar1 Ec7(sara eCe“从月亮”1-35a6)、JaBsaR Ec7(Jabsar eCe“从缝隙”1-4a10)、 

    GajaR Ec7(gaJar eCe“从地”1-9a4)等。 

 

凭借格附加成分 

・#R(ber)：用在以元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Ni]org1 #R(nidurga ber“用拳”2-66b2)、Si]4 #R(sidu ber“用牙”5-73b10)、 

    Tologa3 #R(tologai ber“用头”2-70b6)、Uv/ #R(uge ber“用言”2-94a2)、 

    SaBx1 #R(sabha ber“用筯”3-18a10)等。 

    这个附加成分也可以连写于词干后，例如“Ni]o#R(niduber“用眼睛”1-2b6)”。 

 

・EiyeR(iyer)：接在以辅音字母结尾的词干后。没有根据元音和谐规律进行语音交替的形式。 

    Sine> EiyeR(sinet iyer“在初旬”1-38b10)、Ca+ EiyeR(Cak iyer“用时间”1-45b2)、 

    Xag@ci> EiyeR(hag@Cit iyer“在下旬”1-39a2)、GajaR EiyeR(gaJar iyer“用土地”1-63b10)、 

    <cu1 EiyeR(kuCun iyer“用力”1-87a2)等。 

 

联合格附加成分 

    本文中只出现2例“<mu1 "uv/”(kumun luge“与人”2-51a2, 10-14b8)的形式。序文中有“Ca+ 

"ug1(Cak luga“和时间”)”的形式，根据元音和谐规律可以分为“"ug1(luga)”和“"uv/(luge)”

两种形式。 

 

（6）蒙古文书面语中一些词的拼写形式出现了部分不对应的标记形式。例如： 

 {a!vr3(tenggeri“天”1-1a8) — (tngri)、Uju+(uJuk“字”3-63a6) — (UsUg)、 

  }ar#1(derben“四”3-81a8) — (dOrben)、}aci1(deCin“四十”3-83a8) — ( dOcin)、 

  Eisu1(isun“九”3-82b2) — (yisUn)、Eire1(iren“九十”3-83b6) — (y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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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i*(CiCik“花”19-47a6) — (ceceg)等。 

 

（7）此外，也可以观察到一些口语的形式，但大体上沿袭了先行满蒙清文鉴中蒙古语的形式（参照

本文第二部分的（6））。 

 Xaja4(haJao“旁”1-96a2)、Neomu3(neomui“流荡”10-9a4)、 

  Je4(Jeo“针”14-65b4)、Nis5 Nimu3(nisu nimui“擤鼻涕”5-85b4)、 

  }a%R(degur“浮面”9-54b4)、Ca]4(Cadu“那边”1-97b2)、Tog4(togo“锅”16-11b8)、 

  $?(bum“块”1-57b8)、AlcoR (alCor“手巾”15-61b2)、X@tag1 (h@taga“小刀”4-64a6)、 

  Nur5(nuru“腰”5-66b10)、Juoa<mu3(Jutkumui“拘泥”12-23b8)等。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御制满蒙文鉴》（故宫珍本丛刊720-721），海南出版社，2001. 

 

四、《御制增订清文鉴》 

     

    附有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序文的本清文鉴，是满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对照词典，是一部具有满

文注解并包含满语和汉语语音信息的，具有极多功能的清文鉴。（图 5）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nonggime toktobu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增加并规定的满语词典）”。整体由正

编32卷、正编的总纲8卷、补编4卷、补编的总纲2卷构成。此外，有“御制清文鉴”的序、本书

的序、十二字头表各1卷。 

    作为本清文鉴的特征，首先要指出的是，正如本清文鉴的书名所示，对收录词条的数量进行了大

幅度“增订”。 

    词条的总数为18654 条目，相较于先前的3种清文鉴的词条数量12110 增加了6544 项，总数约

为原来的1.5倍。其中，正编（32卷）的分类体系从280类增加到292类，词条为17035项。补编（4

卷）中收录了26类1619项。 

    这个分类体系和所收录词条，在此后的清文鉴，特别《四体清文鉴》及《五体清文鉴》中大体上

保持了原样。所收录的词条中只有约 20 个词存在差异。在本清文鉴中未收录，但在《五体清文鉴》

中收录的词条有 19 项。与此相反，本清文鉴中收录的 2 项词条在《五体清文鉴》中没有被收录。总

体来说，本清文鉴中收录的词条比《五体清文鉴》少了17项。除此之外，2项满语的词条呈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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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御制增订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2页正面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微胶卷版、雄松堂、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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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所收录的词汇大幅度增加以外，该清文鉴的另一个特点是标注了满语和汉语译文的发音信息。

满语的发音用汉字转写、汉语的发音用满文字母转写来标注的。其中，满语发音的汉字标注方法是根

据“三合切音”这一独特的方式来标注的。 

    图6为本清文鉴中“十二字头”的满语音节表的一部分，表示各音节的满文字母的右侧配置了转

写其发音的汉字。图6从左侧按上下排列有 

an   en   in,   on   un   @n,  nan  nen  nin, 

non  nun  n@n,  kan  gan  han,  kon  gon  hon, 

k@n  g@n  h@n,  ban  ben  bin,  bon  bun  b@n, 

・・・ 

    上述音节，是最多用3个汉字的组合来表示音节的“三合切音”汉字注音方式。基本上，由一个

元音构成的音节用一个汉字注音，由一个元音和一个辅音构成的音节（“辅音+元音”或“元音+辅音”）

用两个汉字注音，由两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的音节（“辅音+元音+辅音”）用三个汉字来注音的方式。 

    本清文鉴虽不包含蒙古语，但“三合切音”的汉字标注方式被后续刊行的满蒙汉三语对照的《三

合切音清文鉴》所继承了下来。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内容已公开出版。 

·《御制增订清文鉴》（微交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本清文鉴被收录在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十小学类二字书之属）中，可利用其复刻本，如下： 

·《御制增订清文鉴（2册）》“四库全书232,23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御制增订清文鉴（2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另外，《清代中国语 满洲语辞典》（中嶋幹起编、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

1999）是由中嶋（1993-1999）整理的作品，将全部9册总结成1卷共2166页。本书对《御制增订清

文鉴》中所收录词条进行了汉语拼音标注、汉字注音、满文注音方式的罗马字转写以及满语词条和注

解的罗马字转写，并附加了现代汉语和满语的索引。 

 

五、《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序文的本清文鉴的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manJu monggo nikan 

hergen ilan haCin i mudan aCaha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满洲文字、蒙古文字、汉字3种合音词

典）”，是满语、蒙古语、汉语3种语言的语音词典。其蒙古文书名为“qaGan-u bici=gsen manju mongGul 

kitad UsUg Gurban jUil-Un ayalGu neyile=gsen toli bicig”。 

    全卷中正文有31卷。另外由序（御制序与御制增订清文鉴的序。均为满、蒙、汉三种语言）、凡

例(只有汉语)、编者名、职名表(只有满语)、目录(满、蒙、汉)合成的 1 卷，共计 32 卷。未附“总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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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增订清文鉴》的满文十二字头及三合切音汉字转写（部分） 

 

 

《增订清文鉴》（“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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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2页正面 

 

                                  东洋文库所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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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条共有13835条目，相比“满蒙清文鉴”增加了1725条目，但比《增订清文鉴》减少了4819

条目。词条的分类体系有36 部 289 类，相比“满蒙清文鉴”中的280 类多，但比《增订清文鉴》的

292类要少，处于两者之间。 

    本清文鉴的主要特点是，收录的词条具有丰富的语音信息。 

    图7为本清文鉴正文第1卷第2页正面的影印资料，下图为第1个词条。从左侧开始依次为①满

语(满文)②蒙古语(蒙古文)③汉语(汉文)，每个都标注了2-3种的发音方式。 

 

  ①     ②     ③ 

 

①～③每种语言所附加的发音标记如下。 

 

   ①对于满语： 

    左侧：用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转写的发音标记     

        左下：用蒙古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右下：用汉字转写的发音标记 

   ②对于蒙古语： 

    左侧：用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转写的发音标记 

    左下：用满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右下：用汉字转写的发音标记 

   ③对于汉语： 

    左下：用满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右下：用蒙古文字母转写的发音标记 

 

    全卷所收录的13835条目，均由上述11个部分构成。 

 

    如上所述，本清文鉴对蒙古语标注了3种语音信息，有必要对其性质进行充分的探讨和评价。 

    首先，从蒙古语的满文字母转写的注音标记来看，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总结的特征(1-7)与本清文

鉴的满文字母转写标记完全一致，可视为本清文鉴沿袭了附有乾隆八年(1743年)序文的“御制满蒙文

鉴”的标注形式。作为本清文鉴中独特的信息，替换和新增加了“御制满蒙文鉴”中未收录的词条。 

    其次，根据汉字“三合切音”方式标记的语音，把蒙古语的音节分解为“辅音+元音+辅音”形式，

 

左 

 

① 

满

语 

 

左 

 

② 

蒙

古

语 

 

  ③ 

   汉 

   语 

 

左

下 

 

右

下 

 

左

下 

 

右

下 

 

左

下 

 

右

下 

①满语（满文） 

②蒙古语（蒙古文） 

    ③汉语（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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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语中没有的音来标注的这一独特方法，呈现了极为精细且严密的语音信息。这让人容易联想到用

特殊的汉字组合方式标记的《元朝秘史》《华夷译语》(甲种本)的汉字音译方式。但是，本清文鉴中

以汉字“三合切音”转写蒙古语的方式，尽管采用了极其繁杂的标记方法，然而将其与以满文字母转

写标注的蒙古语进行比较，可以认为两者所标记的语音信息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以满文字母能够辨

别的语音以汉字也能够区别，而以满文字母无法辨别的语音以汉字也无法区别。 

    尽管汉字和满文字母的标记体系大有不同，但所标记的内容完全相同，该怎么理解这一现象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原始的蒙古语的发音相同，所以即使标记的文字和记载方法不同，其标记内容是相

同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有人为地统一了标记内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根据汉字“三合切音”的

转写蒙古语的方式不是直接记录口语发音(或者读音)， 而是把满文字母的语音标记按照一定的方式

替换了汉字“三合切音”方式。这样可以理解两者一致的现象。 

    从满文字母按一定的方式转换成汉字“三合切音”的转写方式，如图6《增订清文鉴》中所见，

是满文十二字头的“三合切音”汉字转写。如上所示，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转写方式沿袭了“御制满

蒙文鉴”中以满文字母转写语音的方式。满文字母的转写方式是根据满文十二字头表的三合切音方式

进行转换的，即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汉字三合切音标记”。 

    为此，我们可以推定本清文鉴中独特的语音转写方式是另一种转换方式（不是三合切音方式）的

汉字转写。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的内容已公开出版。 

    ·《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微交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      

       雄松堂，1966. 

    其中有以下错页（注16）： 

    御制序的11-18页和御制增订清文鉴序的11-19页出现页码调换。 

    第5卷的第45页和第10卷的第45页出现页码调换。 

    此外，本清文鉴被收录在钦定四库全书中（经部十小学类二字书之属），可以使用复刻本。 

    另外，《<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蒙古语排列对照词汇》（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编、

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2006）以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为主词条，按字母顺序排列。

在蒙古语的主词条后，按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罗马字转写）、蒙古语（蒙古文）、汉语、满语（罗

马字转写）的顺序排列，并附有原文中出现的位置和分类项目以及在《五体清文鉴》中出现的位置。 

    关于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特征，在该书的“前言”中有所探讨，在这里不再赘述 (注17)。另外，

呼日勒巴特尔（2004）专门论述了本清文鉴中蒙古语的标记方式和语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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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御制四体清文鉴》 

 

    本清文鉴是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四种语言对照词典。是一部殿版木刻本，但出版年代不详。

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duin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

包含 4 种文字的满语词典）”，蒙古文书名为“qaGan-u bici=gsen dOrben jUil-Un UsUg-iyer 

qabsur=u=Gsan manju Ugen-U toli bicig”。未附序和总纲，只有目录和正文。正文包括正篇32 卷、

和补篇4卷。词条数目共有18667条目，相比《五体清文鉴》少了4项。与《增订清文鉴》及《五体

清文鉴》同样设为36部292类。 

    本清文鉴中未收录，但在《五体清文鉴》中出现的有以下4项： 

    第 9 卷武功部 2 畋猎类 3 的“fenfuliyer tuheke”（“兽中伤口著地倒状”，蒙: türügüle+ber 

una=bai） 

  第16卷人部7疼痛类2的“holhon goCimbumbi”（“腿肚转筋”，蒙: SaHantu tata=mui） 

  第22卷产业部打牲器用类3的“horhotu”（“打虎豹大木笼”，蒙: qorquHur） 

  第31卷兽部兽类3的“Solonggo mafuta”（“两岁鹿”、蒙: SumaGai dayir） 

    正文每行均排列有满语、藏语、蒙古语、汉语（参照图8）。1行中列有1项（1项1行）的体例

与《五体清文鉴》相同，但《五体清文鉴》中的藏语（和维吾尔语）附有满文字母转写的语音信息，

而本清文鉴则不包含语音信息。除此之外，词汇项目、分类体系和排列方法均与《五体清文鉴》相同。 

    本清文鉴作为蒙古语资料的价值在于，附加了藏语译文的同时在词汇数量上相比《御制满珠蒙古

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增加了 4836 条目。据今西（1966:144）发现，满文的错误较多，存在未勘校

出版的可能。在后述的《五体清文鉴》（北京本、奉天本）中蒙古语的误记也不少，因此有必要进行

详细的调查校订之后再利用本清文鉴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对《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中

未收录的词汇，在本清文鉴与《五体清文鉴》之间进行比较、对照，是很有价值的。 

    作为本清文鉴的影印资料，以下微胶卷版资料已公开出版。 

・《御制四体清文鉴》（微胶卷版），“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雄松堂，1966. 

  其中第12卷前40页左右的部分版面有墨痕，特别是蒙古语的部分很难辨认。 

 

七、《御制五体清文鉴》 

 

    本清文鉴是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汉语五种语言对照词典。由目录、正文正编32卷，

补编4卷组成，未附序、凡例、总纲。第一部到第六部清文鉴均是木刻印刷本，只有该清文鉴是抄本。

编写、制作年代不详。满文书名为“han i araha sunJa haCin i hergen kamCi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皇帝所写包含 5 种文字的满语词典）”，蒙古文书名为“qaGan-u bici=gsen tabun jUil-Un 

UsUg-iyer qabsur=u=Gsan manju Ugen-U toli bicig”。词条总数为 18671 条目，分类体系与《增订

清文鉴》及《四体清文鉴》相同，共设36部292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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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御制四体清文鉴》正文第 1 卷第 1 页正面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语文献集 语学篇”（微胶卷、雄松堂、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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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清文鉴按照满语、藏语译文、蒙古语译文、维吾尔语译文、汉语译文的顺序排列成一行，

这样“1 项 1 行”的书写体例与《四体清文鉴》相同，但藏语和维吾尔语附加了以满文字母转

写的标记，其中藏语附有书面语和口语两种发音信息（参照图 9）。 

    根据今西（1966:160-161），《御制五体清文鉴》的抄本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 2 本，大

英博物馆收藏有 1 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两本中一本是原本由奉天故宫收藏的，今西先生称为

北京本和奉天本，大英博物馆的收藏本称为伦敦本。 

    奉天本和北京本的影印资料，分别公开出版了以下内容。 

   ·《御制五体清文鉴》，东洋文库复制本，1937（注 19）. 

   ·《五体清文鉴（上册、中册、下册）》，民族出版社，1957（1998 再版）. 

    前者是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奉天本影印原版的复制版本，正如今西（1966:160-161）指出，

其中缺页、错页较多。图 9 是该书正文第 1 卷第 1 页反面的影印。 

另外，《五体清文鉴译解（上、下卷）》（田村实造、今西春秋、佐藤长合编，京都大学文学

部内陆亚洲研究所、1966）也可称为《五体清文鉴》的增补文本版。该书由上下两卷组成，上

卷基于奉天本，翻印了《五体清文鉴》中所收录 18671 条目的满语、藏语、蒙古语、维吾尔语

的罗马字转写和汉语，并附上了满语的日文注解，按照原文的分类顺序进行了排列。下卷（总

索引）是五种语言各自的所有项目索引（罗马字转写按字母顺序排列，附上了汉语笔画顺序的

检字表）。另外，上卷的卷末附有今西春秋氏的《五体清文鉴解题》，今西（1966）将其作为论

文已公开发表。 

    如上所述，该书在利用《五体清文鉴》时获得了极大的便利，但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采用

了独特的方式，利用时必须注意。该书中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形式是“满文字母的标音”，即根

据满文字母标记的蒙古语语音进行的罗马字转写。但是，如图 9 所示，《御制五体清文鉴》中未

包含“满文字母的标音”，而是《三合便览》中所载以及日本京都大学收藏的《御制四体清文鉴》

中朱笔书写的部分（该书《凡例》：xiii）。《三合便览》中收录的满文字母标记的蒙古语与附有

乾隆八年（1743 年）序文的“满蒙合璧清文鉴”以及附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序文的《御

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中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在《五体

清文鉴译解》中以下蒙古语的标记与本文的第三部分（7）中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相同（注 20）： 

    haJao“旁”(943)、neomui“流荡” (7863)、Jeo“针” (11612)、nisu nimui“擤鼻涕” (5022)、      

    Cadu“那边”(956)、togo“锅”(12882)、bum“块”(598)、alCor“手巾”(7472)、 

   h@taga“小刀”(4033)、nuru“腰”(4904)、Jutkumui“拘泥”(9472)等。 

    因此，利用该书的蒙古语罗马字转写形式时，需要注意《五体清文鉴》中不存在的“满文

字母的标音”以及满文字母标记的性质和限制。 

    本清文鉴是在 18 世纪编写的各种清文鉴中，收录语言和词汇（主词条）最多的清文鉴，是

集大成者。本清文鉴作为蒙古语资料的价值，也在于词汇的丰富性和对照语言的多样性。但是，

蒙古语的主词条几乎全部继承了先前清文鉴中的词汇，而且作为抄本，需要谨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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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御制五体清文鉴》正文第 1 卷第 1 页反面 

 
东洋文库复制本（收藏于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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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抄本，有必要与已有的 3 种异本进行校对、校订。今西（1966:160-161）指出，关于

满语，北京本相比奉天本错字错写较多，蒙古语也可能存在同样的情况。例如，北京本（注 21）

第 1 卷的 1648-1650 页（6219-6230）、第 2 卷的 1899-1901 页（7165-7171）、1908-1913 页

（7200-7220）、3006-3009 页（11310-11322）中满语、汉语等其他语言的蒙古语译文存在不一

致现象，似乎在抄写时错误地排列了页面顺序和词条顺序。奉天本不存在类似误写情况，但是

东洋文库复制本（1937）存在如上所述的错页、缺页的现象较多。有待进行三种抄本的比较和

校订。 

 

 

注释： 

    本文于 2007 年 6 月 9 日在日本新泻产业大学举行的第 14 届蒙古学术交流会上的同名特别

讲稿，以及同年 10 月 24-26 日在圣彼得堡召开的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

（Mongolian Language:Problem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上的英文发表内容为基础进行了加笔

修正。 

 

1. 满文的罗马字转写采用 Möllendorff（1892）方式。 

2.“维吾尔语”指在这个时代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突厥语系语言。江（1969）称为“察合台突

厥语”、庄垣内（1979）称为“新维吾尔语”。 

3. 此外，冠以“清文鉴”之名的满文辞书中，附有雍正十三年（1735 年）序文的《音汉清文

鉴》、附有乾隆十一年（1746 年）序文的《一学三贯清文鉴》、有《御制兼汉清文鉴》等，均不

包含蒙古文，因此不在本文考察范围。 

4. 今西（1966：130-133）称为“满蒙合璧清文鉴”，江桥（2001：159-160）称为“御制满蒙

合璧清文鉴”（或“御制满洲蒙古合璧清文鉴”），春花（2006：594）称为“清文合蒙古鉴”。

春花（2006：594）还提到“御制满蒙文鉴”“蒙古字合刻清文鉴”“清文鉴”等名称。 

5. 蒙古语的罗马字转写采用的是在 Poppe（1954）的基础上做了若干变更的栗林均、呼日勒巴

特尔（2006:4-5）的转写方式，。 

6. 卢秀丽、阎向东（2002：104-105）称“御制清文鉴二十卷”为“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

武英殿刻本 三十册 毛装 满蒙合璧本”。这里“三十册”指，正文 20 册、总纲 8 册之外，还

将御制序和目录作为 1 册、后序作为 1 册。 

7. 在别的类中有同样的词成为主词条的例子，主词条的数量不应等同于词语的数量。据笔者考

察，在 12110 个主词条中，不同的词有 10849 条目。 

8. “古典式蒙古书面语（Classical Written Mongolian）”或“古典式蒙古语（Classical Mongolian）”

主要是指 17 世纪到 18 世纪的藏语佛典翻译成蒙古语，出版木刻版时规范的书面语。据 Grønbech 

and Krueger（1955：5），这是根据 1720 年《甘珠尔》北京木刻版本的修订最终成形，它至今为

止仍然是书面语的规范。 

9. 在本稿中，考虑到便于印刷，将蒙古文逆时针旋转 90 度进行标记。另外，像<c> <j>用括号

（< >）括起来的是表示“字母”。 

10.下面的例子按照“卷数、页数、正反(ab)、行数”的顺序以阿拉伯数字和字母(ab)记录了出

现位置，在卷数后设置了连字符。例如：“14-73b8”表示“第 14 卷 73 页反面的第 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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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附有康熙五十六年序文的满蒙清文鉴和本清文鉴很难区分，只能按照出版年份区别，或按蒙

古语的“满文字母表记”来区分。 

12. 本清文鉴的影印本《御制满蒙文鉴》（海南出版社，2001）两本书中没有索引。另外，根据

卢秀丽、阎向东（2002：106-107），关于“御制满蒙文鉴二十卷”有“清乾隆八年（1743 年）

武英殿刻本 二十八册 毛装 满蒙合璧本 50234 八册 存《总纲》八卷”，但是由于检索号码

（50234）不同，已作为其他保管单位。 

13. 在满语中，元音字母连续书写的情况下，第二个元音字母仅限于“i、o”。因此，连续书

写的同一元音字母只有“ii”或“oo”。 

14. 在此，只限于描述以满文字母标记蒙古语时元音的对应概况，详细内容在其他文稿中进行

论述。 

15. 呼日勒巴特尔（2005），主要根据《三合便览》，与蒙古文书面语进行了比较，同时归纳了

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中出现的格助词附加成分。标记方法几乎相同。 

16.与东洋文库所藏书相同。东洋文库所藏本中的缺页更多（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2006:633）。 

17.栗林均、呼日勒巴特尔（2006:v-xi）。 

18. 今西（1966：156）认为《四体清文鉴》和《五体清文鉴》的词汇只有 3 个条目存在差异，

但实际上 4 个条目存在差异。括号内是对应的汉语和蒙古语。 

19. 复制本上没有出版年代的记载。出版年代参考了 Poppe,Hurvitz,Okada（1964:165）。 

20. 括号内是《五体清文鉴译解》中项目的序号。关于“三合便览”请参阅今西（1966:151-156）。

另外，关于《三合便览》中蒙古语的满文字母标记方法，请参阅呼日勒巴特尔（2006）。 

21. 根据民族出版社(1957，1998 再版)，括号内的数字为项目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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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Qing Wen Jian（清文鉴）" means a "dictionary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the 18th 

century of the Qing Dynasty, a series of "Qing Wen Jian" we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Thus "Qing Wen Jian" contains several kinds of Manchu dictionaries, which cover 

different languages (e.g. Manchu, Mongolian, Chinese, Tibetan, Uigur), different numbers of entry 

words, and different ways of discrip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main "Qing Wen Jia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words contained in those Manchu dic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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